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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竞草

春天，阳光灿烂，百花盛开。每到
周末，出城的路上到处都是车，大家都
愿趁着大好春光去看看花，朋友圈里也
是“一片花色”。但真正懂花，愿意静静
去观察、欣赏一朵花的人却并不多。那
大家都是去看什么呢？我觉得是去看热
闹。城里人看花就像乡下人赶集一般，
图的就是个热闹劲儿，人山人海，花开山
绿，天蓝水清，蜂飞蝶舞，好不热闹。

人是需要热闹的，参加大型活动，
赶场各类聚会，说到底都是想图个热
闹。再安静内向的人，也希望一年有那
么几次热闹的场景出现在眼前。

看热闹，其实看的是生机，是繁荣，
是希望。

看热闹

声 明
吴海斌不慎将银苑住宅小区2号

楼 4 单元 1302 号房的《购房合同》丢
失，合同编号：200808113 号，现声明
作废。

□庞文超

接到儿子的电话已是晚上，儿子
说，他们明早从县城出发，路远，时间
又太早，让我们别去送了。我们这才
相信，经过层层筛选，儿子的军人梦终
于成真了！

妻子却有些低落：“这次不去送
他，得多长时间才能再见面啊！”“孩子
说了不让送，况且我们离县城二百里
地，即便连夜赶去，也不一定能见到
他，他们几点出发，谁知道呢？”听了我
的劝，妻子才作罢。

刚睡下，房门被推开了：“老庞，我
想了想，咱还是开车去吧！把车停在
他们出发地的附近，在车里等着，只要
儿子一出来，咱不就看见了吗？”

“都穿着清一色的军装，你找得出
咱儿子？要是那会儿天还不亮，啥也看
不清，不是瞎折腾？睡吧！”我又劝她。

妻子立在门口，絮絮叨叨说起孩
子过去的事，说着说着抹起泪来，搞得
我眼眶也湿湿的。我不知该如何安慰
她，毕竟儿是娘身上掉下的肉。

早上四点多，妻子就起床了，眼皮

浮肿。我问她干吗起这么早，她怨我
不像当爹的，不肯去送儿一程，害得她
整宿没睡，“难怪人们都说，能跟着讨
饭的娘，绝不跟着当官的爹”。

家里忽然少了一个人，冷清了许
多，儿子的身影却无处不在。

想起儿子五岁时，让他背王安石
的《咏梅》，他怎么都背不下来，气得我
打了他一顿。现在想起来，真想打自
己的脸，我当时怎么就下得去手呢？

妻子开始刷抖音填补心中的漏
洞，每每看到新兵训练的视频，她都会
叨叨儿子是不是也这样。她总是看着
看着就抹起眼泪，说着说着就泣不成
声。我真担心她因此患上抑郁症。

一星期之后，儿子终于打来了电
话，妻子一把抢过去：“那边冷吗？饮
食习惯吗？训练能顶住吗？”儿子回
答：“一切都好，爸妈不用牵挂，咱挑重
点说，通话时间只有二十分钟。”妻子
这才止住一连串的发问。

挂了电话，我笑着对妻子说：“这
下放心了吧！”她兴奋的表情忽然黯淡
下来：“忘了问了，夜里几点能睡觉，晚
上能睡好吗？”唉，又来了！

儿行千里母担忧

□徐九宁

我喜欢土。儿时生活在农村，住
的，吃的，见的，碰的，离不开土。人也
因此等于活在土里，闻到的，吸到的，
都是土气。

当时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是土坯
房，墙壁是土垒成的，灶台是土做的，
屋里的地也都是土。人在土坯房里生
活，非常容易闻到土气，特别是在阴雨
季节，发潮的土会发出很重的气味，在
宁静的夜晚里，尤其浓烈。土气散发
开了，人就会沾染上，变得土气十足。

每天的吃喝，更离不开土，粮食蔬
菜是从田里和菜园里长出来的；喝的水
是从土井里挑回来的；用的碗碟罐缸，
也是用土烧制出来的，哪一样都离不开
土，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土里生土里
长，吃土喝土，离开土，还是土。”

我也有讨厌土的时候。晴天，家
里每天都要扫地，否则地上全是灰；雨
天，外面全是湿泥，出门上学、干活都
麻烦，得穿上笨重的胶鞋，泥巴粘在衣
服上，特别难看。

处久了，土也让大人们心生厌烦，
所以他们才跟我们说，好好读书，长大
以后离开这土旮旯村，去城里生活，城
里都是水泥路，可好了！我就是被这
样的话激励到了城里，城里的确到处
都是水泥路，不会有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身泥了，我也不再是土里土气了。

一开始我很高兴，可渐渐地，我又
想念土里土气的自己了。有次孩子让
我帮他弄点肥土回来，老师说要种盆
栽。我出去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最
后只好上网买了一袋营养土。

城里的土，不仅少，而且找不到那
种土里土气的感觉了。

土里土气

□尚九华

有年春天天降暴雨，爱人的车子
陷在了山区一条泥巴路上，只能打电
话给保险公司，请求提供拖车服务。

几小时后拖车来了，但拖车司机
并没有立即拖车，而是让我爱人把车
钥匙给他，他想试着把车子开出来。
我爱人说，不可能开出来，她已经试了
很多种方法了，都不行。拖车司机坚
持要试一试，结果他上车启动引擎后，

不到一分钟就把车子给开出来了！
“我生活在这边，开泥巴路习以为

常，肯定比你有经验多了。”拖车司机
说。我爱人脸一下红了，她比拖车司
机笨吗？绝对不是，她是博士毕业。
但博士就一定事事都精通、事事都比
别人厉害吗？当然也不是。

每个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都
有独特的经验和技能，别人很难比得
了，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既不要
自卑，也不要自大。

经 验

□徐 徐

大伯口吃了一辈子，说话总结结
巴巴，有时还特别严重，但他却当了20
多年村长，且口碑相当好。

当村长要经常帮邻里间调解矛
盾，每月都要给全体村民开大会，还
需时常去乡里开会，有时还要上台发
言。这些公开场合都需要说话，而口
吃显然是大伯说话时的一大不便。
比如，在开村民大会时，大伯就结结
巴巴地一直说，上百名村民都坐在下
面耐心地听。有空时我也去听，每次
都替大伯着急，他一直在结结巴巴地
说，急死人。但我也暗暗佩服他，居
然一点都不自卑，且能把场面掌控得
很好。

更让我敬佩的是，大伯居然很受
村民尊重。大家都称大伯为大个子
村长，而不是结巴村长。大家不叫他
结巴村长，并不是因为怕他，而是发
自内心地尊重他，因为他心胸开阔，

乐于助人，擅长指导村民高效地做好
农事。

后来我才明白，大伯之所以敢于
在公开场合一直结结巴巴地说话，是
因为他接纳了自己的口吃，接纳了说
话时的不流利。他至死都没有战胜口
吃，而是和口吃和平相处了一辈子。

人到中年，我愈发佩服大伯，他
没有想着与自己的不足，更准确地说
是缺陷死较劲，反而是平静地接纳了
它，也因为这份接纳，成就了他一生
的平静。

接 纳

感 悟 人 生

□曾强

刚过清明，阳光一下就爽朗了，空
气一下就温润了，数十只大天鹅惬意地
鸣叫着从天空悠然划过。光秃秃的大
山也收拾了荒寂的脸色，把若干沟壑的
皱纹轻轻一展，悠悠抖几下身子，似乎
刚换了一身新衣服似的，年轻、精神多
了。山脚下的河溪淙淙地欢叫着，轻快
地奔跑着、跳跃着，把贪睡在阴影被子
中的冰雪一点点一块块笑闹着逗醒，拉
入嘻嘻哈哈的踏春、喊春的队伍。

喊春。春天真是喊出来的。鸟儿、
风儿、雨儿、光儿、水儿、气儿，这些踏春
主力热情、蓬勃、朝气地一喊，柔媚的柳
叶马上探出头来，有如一抹抹青嫩黄绿
的眼影，细瞅又透出一道道好奇的眼
神，天真地打量世间。听见喊声，憨憨
的老杨树大概也想吼一两嗓子，但又喉
头发紧出不了声似的，脸憋得通红通
红，仿佛是传染了一般，一大片杨树林
层层叠叠的紫红就显示出深沉、迫人的
巨大雄性力量，直到迎着西北风呼呼大
叫着把这些能量丝丝然漫散开来，才轻
缓了一脸的紧张与兴奋。至于那些人
们常说的四季常青的松柏，乍看像是一

成不变，但它们听到万物的呼喊，也发
出了阵阵低哑的吟吼，猛地抖落沾染了
一年的旧尘，把精心准备的翠纱优雅地
披到身上……

听到春天的召唤，野兔急急地冲到
洞口，竖起长耳，雷达一样地迅速探视
了周围一遭，把儿女们召集到一起，简
单召开了个家庭会议，宣布了野游计
划，一家人就兴奋地冲进丛林，在干硬
的白黄与尖细的鹅黄间兴奋地呼吸着
土地的幽香和嫩草的奶香，它们东闻闻
西嗅嗅、左看看右望望，闻，闻不够；嗅，
嗅不够；看，看不够；望，望不够，似乎春
光明媚熠熠生出生命所期待的无尽信息
和希望。哎！远处那是什么？狗吗？还
是狼？它弓着腰、拖着尾，走一走、跑一
跑、听一听，又四下看一看。兔子看清楚
了，是狐狸。天敌啊！它们不由得警觉
了。但狐狸只是朝兔子这边看了几看，
一副事不关己的行者模样，径自朝山坡
高处走去。不远处，突然“轰——”地一
声，草丛中又飞出十几只肥硕的斑鸡。
是谁惊了它们晒春的心情？

一位老农骑驴过来了，他要查看他
的田地，查看他准备耕作的“行板”。驴
蹄轻快地踩着山间小路，犹如不倦地跳

着“迎春踢踏舞”。农夫斜在驴背上，一
脸享受春光的样子，露出轻轻浅浅的
笑，嘴里哼唱着自编的信天游——

老天爷最懂俺庄禾人的心，雨水水
隔三岔五就下下，喜煞那个人呀，哩格
楞格楞哟楞格哩格楞！

好雨知时节。这样的日子、这样的
墒情，任凭那些欲“吹破琉璃瓦”的大
风，竟然不敢贸然扬起沙尘暴“法力”的
乌烟瘴气，来袭扰人间清纯。于是，晴
空当头，每一粒极细微的空气都矫捷地
滋生出明艳甘甜的因子，澎湃但以若有
若无的身形潜渗入每一种、每一个生物
的血脉，扬清激浊般地激荡出它们的生
命能量，让万物一齐敞开胸怀、张开臂
膀，走进春光，迎接春天。

当山村雄鸡高亢地奏响春光序曲，
那些走进城里生活在城里的村里人已
然听到早春的呼唤、感受到新春的热
情，炽眼的阳光穿透了他们昏沉沉的
梦。于是，人们就按捺不住第一丝阳光
的催促，赶快穿上运动服，拿出运动“行
头”——或剑或毽子或球拍或跳绳，走
出封闭憋闷的阁楼，融入明媚的春光之
中。这时的城市，街头绿地或公园里就
到处喧响起秧歌或舞曲的节奏，从南到
北、从东到西，整个中国就都融入一片
同太阳升起一样响亮的怦然律动中。

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心情，我不由
冒昧而真诚地提议：亲爱的，我们跳个
舞吧！

迎 接 春 天
□贵 翔

春季踏青出游是国
人 自 古 便 有 的 传 统 习
俗。记得上世纪 70 年
代，我的少年时期，那时
学校组织学生去踏青，一
般都与清明祭扫烈士陵
园结合，非常具有教育意
义。每到清明前后，学校
都要组织规模较大的祭
扫活动。由于那时我们
去祭扫的水上公园的烈
士陵园，正好在水上公
园的后门。因此祭扫之
后，都会安排学生到公
园游园。在此期间，同
学们既接受了革命传统
教育，又感受到了春回大
地的快乐。

记得那时，我们这些
小学生都非常期盼这次

活动。参加祭扫活动，除了学校要做一
个大的花圈以外，每个学生也要做一朵
小白花。做小白花，最好的纸是那种特
别白，且半透明的硫酸纸，用它做出来的
白花非常鲜亮。与之相比，用普通白纸
做成的白花显得欠滋润，就跟开上几天
的花朵似的，干干巴巴。

除此之外，参加祭扫活动还要求统
一服装。那时没有校服，这样的活动一
般都穿一身蓝，脚下是白球鞋。然后，每
个学生还要自带水壶，并准备一餐午
饭。说到这些，对于 80 后、90 后都属于

“讲故事”。我们那时带水用的都是和雷
锋叔叔一样的军用水壶。午餐呢，最好
的就是一个面包和几片粉肠，更多同学
带的就是家常饼和煮鸡蛋，但这还都是
因为扫墓和游园才有的特殊待遇。直白
点儿说，能吃上个面包，也是我们期盼这
个活动的原因之一。

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那次祭扫，也
要求我们统一穿蓝色的服装和白球鞋。
早晨全校在学校操场列队集合，队前由
青年教师抬着大花圈，我们跟在后面步
行到水上公园的烈士陵园。队伍出发后
我们才发现，班里有个同学上身穿的竟
是一件蓝色的半大棉袄。此时已是3月
底，早晨的气温也得有10摄氏度左右，太
阳出来以后，气温更高，我们这些穿单衣
的都有些冒汗，那位穿棉袄的同学更是
一脸热汗。此时，班主任也看出问题，关
心地询问他为何穿棉袄？那位同学一边
抹汗，一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没有蓝上
衣。老师也很善解人意，让他出列，脱去
棉袄，跟在队伍后面帮助后勤总务老师
拿些急救箱等杂物，算是帮他解了围。

游
春
踏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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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钱国宏

“春山暖日和风，阑干楼阁帘栊，杨
柳秋千院中。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
红。”刚刚从残冬的微凉中挣脱出来，一
个叫“春”的季节就悄然降临人间。

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酥枝拂风，
吹面不寒，燕子衔泥，水面初平；也就是
一转身的工夫，桃红柳绿，浅草没蹄，杏
花初雨，柳絮飞空……

于是听到了课堂里传出的琅琅书
声：“春天，冰雪消融，种子发芽，果树开
花，我们来到小河边，来到田野里，来到
山岗上，我们找到了春天！”——心里倏
然喜喜的，像洞开了久闭的心门。

于是听到了少女清丽的歌声：“春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

青翠的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
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心
里倏然亮亮的，像启开了糊死的心窗。

于是听到了中年人深情的吟咏：
“ 竹 外 桃 花 三 两 枝 ，春 江 水 暖 鸭 先
知。”——心里倏然明媚起来，直如“晴
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却看
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啊！

春从《诗经》中姗姗走来，“春日迟
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
春从《史记》中款款涌出，“时在中春，阳
和方起”；春从《乐府》中汩汩流淌，“阳
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是的，春天里发表的新闻，都散发
着阳光的气息；春天里萌生的陶醉，都
洋溢着醉人的馨香。

贪恋阳光的气息，所以喜欢聆听朱

自清的讲义：“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
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
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
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痴迷醉人的馨香，所以喜欢分享崔
护的浪漫：“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
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
春风！”

春，是画，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
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看一
眼，便醉在春光里；春，是酒，草树知春
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啜一口，便
醉在东风里；春，是歌，余音绕梁，三日
不绝。听一句，便舒袖狂舞；春，是喜，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得
一景，便胸襟阔开！

春，是什么？
“胜日寻芳泗 水 滨 ，无 边 光 景 一

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
是 春 。”—— 这 ，就 是 春 的 最 准 确 的
定义啊！

阳春白日风在香

□马亚伟

不知你发现了没有，春天的鸟儿就
像春天里的人一样，格外有精气神儿。
大概它们也懂得“一年之计在于春”的
道理，想趁着大好春光一展歌喉，直抒
胸臆，表达对春天的热爱之情。

相比较来说，其他季节的鸟鸣声要
单调许多。举个例子，麻雀在冬天也会

“叽叽喳喳”，但它们的叫声零落，总给
人急促无奈、寂寞仓皇的感觉。而春天
一到，麻雀的“叽叽喳喳”声中仿佛多了
几许含糖量，分外欢快和甜蜜。它们还
喜欢跟同伴们来个二重唱或者小合唱，
那声音有时像是谈恋爱，有时像召开集
会，多姿多彩，非常富有层次之美。

春鸟是春天的精灵，它们让春天变
得有声有色，生机勃勃。布谷催耕，它
们的歌声简短有力，声音不在于有多甜
美，重要的是中气十足，独具特色，而且
极具感染力。人们在布谷鸟歌声的陪
伴下忙着耕种，会觉得歌声带来了无穷
的希望和力量。黄鹂在翠柳间穿行而
过，留下一串清脆的歌声；早莺在暖树
上一展歌喉，是十足的“甜歌皇后”；新
燕在屋檐下成双成对地飞进飞出，开始
了一场情歌大对唱……

百鸟争鸣，世界欢腾，一派春意盎然。

春鸟鸣唱

□李永斌

杂草最为平凡，模样庸俗无奇，高
矮参差不一。春夏时绿装翠饰，秋冬后
枯黄衰败。四季转换中难逃坎坷曲折，
生命更替时书写枯荣相继。

杂草虽扎根不动，但依然行若赤
兔，奔似流星。每日随大地日行八万余

里，从太阳升起到满月悬空，从万物初
醒到日薄桑榆。由朝起处看云蒸霞
蔚，打夜幕下观繁星灿烂。草是静行
稳走，不像马奔千里，也不似鹰飞万
米。草不跑不跳，平心静气，随着星空
浮光掠影，伴着江河逝水流年，跟着四
季白驹过隙。

草的行走不动声色，恰如它的心若
磐石。草在行走中遇冰雹暴雨则傲然
迎击，虽不免有断肌折骨的结局，也依
然毫不退缩畏惧；草在严霜酷雪打压下
残存一丝骨气，养精蓄锐再图东山再
起。它的心随时在剧烈波动，但毫不动
摇的坚定感始终如一。

学着与草同行，只要守住心中那个
根，任凭风吹雨打、雷击霜虐，我自岿然
不动，看似脚下未行，实则早已迈出一
大步。

与草同行

□李丹崖

解冻的河流是春的眼睛，两岸的春
草就是春的睫毛。风吹草动，睫毛眨呀
眨，春天美得让人心醉。

早春之草，是婴孩的睫毛，细溜匀
称，浅浅的却很讨喜；到了仲春，春草就
是少女的睫毛，眉目转动，满含深情；暮
春之草，好似成年女子，婉转俏丽，一眼
看上去，就从眉间滑落心上。

旧时在乡间，我们常常在春草萌动
时在田间奔跑。春日的草尖尖，微微带
着甜意，草根却有些苦涩，草尖尖甜，是

阳光的赐予；草根微苦，是正在积蓄大
地的能量。

少年时读古诗“草色遥看近却无”，
颇为传神。后来，拿起镰刀霍霍向田
间，割草喂牛，镰刀划破草叶，一股清芬
格外醒神。草的汁液溅到人衣服上，被
称为“草锈”。草锈溅到浅颜色的衣服
上格外难洗，祖母常常在洗衣服的时候

念叨：这些草，记仇着呢，你欺负它们，
它们就咬住你的衣服不放。

春到人间草木知。草木最懂得春
天的心意，发起狠地绿着，所谓春之盎
然，由草佐证，由树旁证，再有就是早开
的花朵了。花在春之间，是矜持的，不
像草，永远是那样坦然自然。很多事物
也像草，坦然自然，才能盎然。

草为春睫毛

□洛 红

被摆在路边的几把
水灵灵的韭菜吸引，我不
禁多看了两眼。老婆婆
热情地招呼道：“捎一把
吧，自家种的吃不完，头
刀韭呢。”的确，韭菜翠绿
挺秀，沾泥带露，散发着
新鲜的清香，是熟悉的儿
时的韭香。

在乡间，韭菜是一种
极为家常的蔬菜，房前屋
后有边角之地便能种上
一些。我家后院有巴掌
大一块空地，被母亲拾掇
出一个小菜园，辟一小畦
栽了韭菜。打过春，风渐
软，土渐暖，农家肥覆盖
的老韭根，似乎嗅到了草
木复苏的讯息，又嫩又肥
的茎，从暖和肥沃的土中伸展出来。几
场春雨绵绵，碧翠的韭菜在料峭寒风中
端秀娟娟，起舞翩翩。别小看这不大一
畦，韭菜好像见风就长，割了一茬又一
茬，咋吃也吃不完似的，母亲就时不时地
给邻居们分送些。

绿韭在园，采撷方便。大清早，手脚
麻利的母亲割把韭菜，配上红薯粉条，不
大工夫，煎得两面金黄的韭菜盒子浓郁
的香气便飘逸开来。

韭菜是清简生活的营养和美味。虽
一年四季都有，但论及味道，还数春韭最
佳。春日佳蔬韭为先。韭之为菜，可生
可熟，可煎炒，可腌渍，可做馅。新韭煎
鸡蛋，是经过漫长的冬天后，一道悦目明
丽的色彩。母亲做好了饭，还没想好就
啥菜，便随手割一把韭菜，在滚水中浅浅
焯过，一点盐，一滴小磨油，人间清欢，余
韵悠婉。

春风轻拂，韭菜青青。蜗居闹市，
无暇涉足田野，就用买来的一把鲜嫩
碧绿的韭菜，随意烹饪，盛入白盘，权
当碧玉出山，松色入户。满盘春意，一
屋春色。一缕韭香让平淡生活有了丰
富的滋味。

雨
滴
春
蔬
早
韭
香

来源：《洛阳日报》《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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